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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往而不胜的童话》 

明若晓溪系列之三 

 

Chapter 1 

 
“啪！” 

一本新出炉的光榆学院校报狠狠摔在明晓溪的课桌上！ 

 

正在整理期末考试卷子的明晓溪双手险险被砸到，她诧异地抬头，

只看到的一个狂怒而去的背影。 

小泉凉凉叹息，抓过校报：“姐妹啊，你现在是全民公敌。” 

“咦？⋯⋯”明晓溪觉得她语气不善。 

“知道那个女生来做什么吗？”小泉的声音从校报里飘出。 

“嗯？⋯⋯”来做什么？不是送报纸吗？ 

“她是来骂你的⋯⋯” 

“啊？⋯⋯”明晓溪眨眨眼。 

“⋯⋯但是知道你武功高强，怕把你惹急了挨扁，所以让校报来

严厉指责你。” 

小泉啪地一声将校报摊开拍在她面前，按低她的脑袋，玉手一指

—— 

“看！” 

 

“光榆学院本月最冷酷无情奖——明晓溪同学！” 

标题下的配图是她上排球课时神采飞扬的照片，以及她门门优秀

的期末成绩单。（这些记者莫非都是间谍出身，成绩单她刚刚半小时前

收到，居然就已经印在校报上了。） 

明晓溪敷衍地草草一看，文章中那些措辞严厉的字眼早已无法触

动她一个多月来被各种“明枪”、“暗箭”训练得超级强悍的神经了。 

“姐妹，不是我不挺你，你的确过分了一些。” 

“我很过分吗？”明晓溪冥思。 

看着她一副“不知错在哪里”的神情，小泉恨不能扑上去咬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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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澈学长是为你受伤的对不对？”揭露她，让她惭愧。 

“是。”明晓溪低下头。 

“他伤得很严重很严重，差一点点就死掉了，对不对。”小泉眼中

含泪。 

“⋯⋯对。”血色渐渐从明晓溪脸上逝去，那段日子，即使已经成

为过去，却还是常常在半夜化成噩梦将她惊醒。 

“而你！而你居然还来上学！！” 

“啊？” 

“你应该衣不解带地时时刻刻守在澈学长的病床前！你应该面容

憔悴、苍白消瘦、泪流不止！你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心满念

除了澈学长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事情！！” 

明晓溪张大嘴：“可是，澈学长已经没有危险了啊。” 

 

“闭嘴！！！” 

怒喝像平地炸雷，从四面八方传来！ 

 

明晓溪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被乌鸦鸦一大群女生包围，她

们全都双手掐腰，眼冒绿光（真的是绿色的），瞪紧包围圈中心的“人

民公敌”，如果眼睛可以发出飞镖，明晓溪的身子保证比芝麻饼还精彩。 

好汉不吃眼前亏，明晓溪乖乖低头认罪，继续聆听“人民代表”

——小泉对她的审判。 

小泉咬牙切齿：“可是你——明、晓、溪，你却照常吃！照常喝！

照常睡！” 

可是，如果不吃不喝不睡，风涧澈还没苏醒，她就已经翘了。 

“还有——眼泪呢？你的眼泪呢？明晓溪，你知道我们为澈学长

流的泪，可以灌满三个光榆学院⋯⋯” 

所有在场女生皆眼含两泡热泪，吧嗒吧嗒向下坠。 

明晓溪终于明白了，风涧澈是被她们的眼泪唤醒的。因为如果他

再不醒，世界便会发大水，而他是一个太善良的人。 

小泉抽噎着继续控诉： 

“澈学长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吗？！可是，他

刚好一些，你竟然就回来上课，该死的还堂堂不缺！期末考试，没有

人性地还居然拼命考个科科优秀！中午吃饭，就你吃得最多，比猪还

多！你看你，一点没瘦，还容光焕发，个子还窜高了几寸！” 

小泉边说边伸手过来掐她的胳膊：“原来的婴儿肥居然还没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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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肌肉，皮光肉滑的，明晓溪，你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照顾病人！” 

明晓溪吃痛地一缩，把胳膊从她的魔爪下抢回来。死小泉，怎么

能进行肉体攻击呢。 

 

小泉的话提醒了包围的众女。 

“喂，明晓溪，你是不是还和牧流冰在一起？” 

“没良心的女人！澈学长为了你伤成那样，你居然还和牧流冰拉

拉扯扯？！” 

“你对不对得起澈学长？！” 

“你还有没有一丁点人类的良心啊！” 

“我真是瞎了眼，以前居然崇拜你这种人！” 

“你如果不能一心一意地爱澈学长，我发誓会恨你一辈子！” 

⋯⋯ 

⋯⋯ 

 

有点搞不懂了，明晓溪奋力拨开重重喷溅而来的口水，惊讶地问： 

“那个，你们不是都很喜欢澈学长吗。如果，我是说如果，我跟

澈学长在一起了，你们不会伤心吗？” 

沉默。 

一片沉默。 

然后—— 

“去！！！” 

口水一坨坨向明晓溪狂喷。 

“明晓溪你少臭美了！” 

“我们是让你死心塌地爱上澈学长⋯⋯” 

“但是澈学长却不爱你⋯⋯” 

“刻骨铭心的爱恋⋯⋯” 

“却得不到他的心⋯⋯” 

“日日相思⋯⋯” 

“毫无结果⋯⋯” 

“你的身心倍受折磨⋯⋯” 

“蹂躏⋯⋯” 

“摧残⋯⋯” 

众女齐声呐喊： 

“谁叫你让我们最爱的澈受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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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涧澈的病房比五星级大酒店的总统套房还要豪华。明晓溪觉得

这里实在是太太太太豪华了，一点也不像在医院里。 

她知道风间家在政界很有威望，却不晓得他家还那么有钱。 

鲜花、水果和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病房，明晓溪努力从礼物的

缝隙间寻觅道路，小心翼翼地摸进风涧澈所在的内间。 

 

风涧澈穿一套白色的丝质睡衣，柔顺服帖地勾勒出他身体修长的

轮廓。他似乎刚清洁过，肌肤清爽，黑发微湿，几缕发丝顽皮地溜到

他眉宇间，逗弄着他温柔的双眼。 

他原本斜靠在雪白的枕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但明晓溪细

碎的动静让他扭过头来。 

风涧澈微笑，和暖的笑容和目光，使在场的其他人也发现了歪着

头双臂捧满礼物的明晓溪。 

护士谷木静看看傻笑的明晓溪，再看看温柔的风涧澈，打趣道：

“风间少爷，你的小女朋友来了。” 

明晓溪沉迷在风涧澈的笑中，谷木静的话像空气一样飘飘飞过。

天啊，他的笑容好迷人啊，怪不得有那么多少女为他倾倒。 

莱曼大夫在病历上做完记录，抬头和谷木静相视一笑，两个少年

人每次见面都是一个笑一个呆。 

莱曼大夫用病历敲敲明晓溪的脑袋：“不要光用看的，扑上去吻他

一下呀，他会更开心。” 

明晓溪惊醒，手臂圈抱的礼物噼里啪啦掉在地毯上。 

她脸蛋通红，急忙解释：“不是，不是，你们搞错啦！我不是澈学

长的女朋友啦！” 

谷木静促狭地瞟一眼含笑的风涧澈：“哦？晓溪，他还没有跟你告

白吗？” 

明晓溪快急死了：“不是啦，澈学长才不喜欢我呢！” 

谷木静骇笑： 

“他这样告诉你的？晓溪，你上当啦！你不知道，他每天都等着

你来，拿着一本书看呀看地都看不进去，对我们大家微笑可是笑得都

不用心。每天等到你快来，他都会请我们帮他收拾干净头发和皮肤，

然后就开始望着窗外等你，时不时还装做不经意问我们时间。你一走，

他还是会对我们微笑，可是那种微笑，寂寞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碎。

晓溪，他很喜欢你的，不要被他骗啊，风少爷只是有点害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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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害羞？她确定她说的是风涧澈？！ 

明晓溪觉得自己快死了，是被脸红烧死的，是尴尬得羞死的，还

有——是被心跳跳死的。 

 

“咳！”风涧澈清咳，“谷小姐，你误会了。” 

谷木静扭头看他，很好奇：“哦？你不喜欢晓溪？” 

风涧澈的目光拂过浑身僵硬的明晓溪，像春风般，留下阵阵暖意。 

“我喜欢晓溪。” 

明晓溪瞪大双眼，呼吸戛然而止，心跳消失。 

谷木静得意地笑：“我就知道⋯⋯” 

“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笑声噎住。 

“谷小姐，请你以后不要再开晓溪的玩笑可以吗，那样会使她很

尴尬。” 

眼睛开始眨动，呼吸重新开始，明晓溪又活了过来。 

 

谷木静尤在挣扎：“你是说晓溪‘现在’还不是⋯⋯” 

莱曼大夫用病历猛 K 谷木静脑袋：“护士小姐！你的工作不是聊

天，赶快走，病人们还等着你巡床！” 

“痛死啦！说就说，老用病历打人，坏毛病，什么名牌大医生⋯⋯” 

谷木静不甘心地边往门口蹭，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快出门口，猛

然回首：“晓溪，风少爷的点滴速度不要太快，等那瓶滴完以后记得叫

我来换新的哦！” 

明晓溪偷偷做个鬼脸，又不是真傻了，叫谁也不叫你。 

 

***   *** 

 

明晓溪小脸红彤彤地从地毯上捡起礼物们，抱到风涧澈床头。 

“学长，这些都是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她努力思索临来前那群拜

托的女生们要她记住的传话，“心形的巧克力是丽晴送的，她说她永远

爱你；星形的巧克力是美灵送的，她说她把对你的祝福像星星一样每

天挂在夜空；粉红色的心形果冻是有爱送的，她说她想你每一分每一

秒；橘黄色的⋯⋯” 

“晓溪，你的礼物呢？”风涧澈打断她。 

“哎呀，我一停下来就会忘的。”明晓溪抱怨，拼命想抓回飞快飘

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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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礼物上都附有卡片，我会自己看。你告诉大家，我谢谢她

们的关心。”风涧澈笑着说，“你看，你的任务完成了。” 

明晓溪眨眨眼，咦，真的，原来艰巨的任务可以两句话就解决，

真不愧是—— 

等一下，那是什么？ 

 

她凑近些，再眨眨眼，仔细看。她迟疑地伸出右手，用食指指尖

轻轻碰触—— 

惊呼！ 

“天哪，学长你在脸红！你真的脸红了呀！” 

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明晓溪惊奇地喊： 

“学长你也会脸红？你居然也脸红？！” 

风涧澈的脸被她的小手捧住，他不知该说什么，别扭地闪开她的

手。 

明晓溪咬住指尖观察他，优雅出尘的澈学长竟然也会像尴尬，奇

怪真奇怪。 

指尖一僵，她忽然想到嘴里的这根手指方才刚刚摸过他的脸颊，

那么，不就是⋯⋯ 

空气怪异。 

两个人各有心思，同样不自然。 

 

风涧澈更快恢复“正常”，轻松笑道：“你好像在取笑我平时脸皮

很厚。” 

“我只是没想到你像普通人一样也会脸红。” 

“我本来就是普通人。” 

“才不是！”明晓溪两眼崇拜，“你是个神一般的少年，是我最崇

拜的偶像！” 

 

他沉默。然后向后缓缓倒去，唇角染上难以察觉的苦涩。 

 

“你可是累了？”她连忙扶住他，让他小心地躺下。 

风涧澈闭上眼睛，声音很低：“稍微有一些。不用管我，跟我说些

话，我喜欢听。” 

明晓溪想一想：“先说好，我说你听，你可不要太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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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呢？⋯⋯”她挠挠头，“对了，说到我的礼物。” 

她从包包里掏呀掏，掏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单，骄傲地笑：“啦啦啦

啦~~~~科科优秀的成绩单！哎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老爸老妈见了保证吓呆掉，说不定怀疑我作弊。哈哈，伟大的明晓溪，

无往而不胜的明晓溪，厉害吧，答应你期末考门门优秀就决不失言，

崇拜我吧！” 

笑声从风涧澈嘴巴里偷跑出来。 

明晓溪斜瞥他，耸耸鼻子：“好吧。我承认，这张成绩单有你一半

的功劳。” 

风涧澈的眼睛都在笑。 

“好吧好吧，算你一大半功劳。”她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是

你从身体刚好一点点就开始帮我补习功课，每次来都逼着我看书，我

才能有这样的成绩。不过，我也有努力啊，不信你换个白痴试试。所

以，我对这张成绩单也有一小半的贡献，对不对？” 

“对。” 

 

风涧澈喜欢这个坐在床边生机勃勃有点臭屁有点耍赖的明晓溪。 

他永远记得，当他自不知多久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出现在他面前

的明晓溪。 

她面容苍白，眼神倔强，浑身神经紧绷得一触就能崩溃，却强忍

着在人前人后决不掉一滴泪。 

那样的明晓溪让他心碎。 

 

明晓溪望着成绩单在笑：“啊，要是老爸老妈看见，哈⋯⋯”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风涧澈凝注她。 

“这个，”她一怔，“不急。” 

“我没关系，你放心吧，死不了啦。”他笑得很轻松。 

“呸呸呸，乌鸦嘴。”明晓溪皱起眉头，目光不由自主溜上他裹着

绷带的右臂。 

当日风涧澈共中五枪，两枪伤及皮肉危险不大，另外一枪伤在腹

部，一枪贯穿左腰。这两发子弹只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他昏迷了整

整十天，进行了八次抢救，两次电击，幸亏素有“神手”之称的莱曼

大夫回天有术，才使他苏醒好转。 

如今，那些伤已经没有大碍。最让人担心的，反而是风涧澈受伤

的右臂。那是他被打中的第一颗子弹，距离铁纱杏很近，火力猛烈，

神经严重受损。莱曼大夫曾经暗示，那只胳膊有可能废掉，让大家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 

好心理准备。 

风涧澈顺着她的视线看向自己的右臂，微笑：“人不能太贪心，命

能捡回来已经很好，少一条胳膊有什么关系呢？” 

明晓溪没有出声。 

 

她沉默一会儿，忽然把话题扯远：“学长，你对自己的未来可有什

么打算？” 

“⋯⋯”他好像在思考。 

“学长，我知道你什么都很出色，你是天才的钢琴少年，你的画

被赞许，你还做得一手让人吞口水的好菜，也许还有很多出色的才能

是我不知道的。”她凑近他，眼睛闪得很亮，“可是，学长，你最喜欢

的是什么呢？” 

“最喜欢？”他望着她亮晶晶的眼睛，笑若春风。“我最喜欢听晓

溪说话，最喜欢和晓溪在一起。” 

明晓溪一听就急了：“哎呀，人家跟你说正经的，不要开玩笑啦！” 

风涧澈长吸口气：“好，说正经的。” 

“那你将来想往哪方面发展？” 

风涧澈努力坐起。他打量她良久，声音淡淡而又认真： 

“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前，一切事情对我来讲似乎都是非

常容易的，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达到。所以，我从来没有珍惜过我

那些所谓的才能，我也不知道最喜欢往哪方面发展。” 

明晓溪惊怔。 

“你是否很失望？” 

“我很吃惊——” 

风涧澈的唇角又染上苦涩。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失望呢？”她诧异地眨着眼睛，“你各方

面都出色得了不得，所以难以取舍，这很正常啊。你才只有十九岁，

不需要很早就有决定啊。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好

决定将来是帮助你的胳膊更柔软一些呢，还是更有力一些。” 

他皱眉，好像听不懂她的话。 

明晓溪不好意思地笑笑： 

“呵呵，告诉你个秘密哦，我从小就有理想，只是理想经常变来

变去。最初的时候，我想当个美食家，哇，天天可以吃好吃的不得了

的菜，还有人给我钱请我点评，真是赚翻了；然后，我又想当模特，

可以穿好漂亮的衣服晃来晃去，不用花钱薪水还多，真是美死了，唉，

可惜身高不争气；后来，我迷上功夫，立志要把我家的武馆振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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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能强身健体；现在呢，我的理想又

变了——” 

风涧澈笑得鼻子轻轻皱起来，像春水上的涟漪。他正输着点滴的

左手，温柔地抚摩她额头上细碎的绒发。 

明晓溪没有察觉他的动作，她的眼睛出神地盯住他受伤的右臂，

脸上绽放出坚决的光彩： 

“我的理想——要让澈学长的右手比更出色。” 

带着输液管的手停顿在迎着夕阳金黄闪烁的绒发间。 

明晓溪仰起小脸，望住他： 

“我发誓，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不了，我今生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理

想！” 

 

“听说澈学长的右臂毁了，是吗？”小泉的鼻子酸酸的，眼睛也

酸酸的。 

“他那么出色，他的钢琴，他的画，我真的很喜欢他。可是，这

样完美的少年，他的胳膊却再也不能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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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午后。 

明晓溪微笑着怀抱满满一纸袋苹果往医院大门走去。又大又圆又

红的苹果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跳跃出让流口水的色泽。 

天气还是很冷，可是她的心情却很好。 

 

她觉得生命充满了让人感动的奇迹。 

 

风涧澈的右臂中弹，神经严重受损。前来会诊的世界各地著名的

神经外科大夫全都束手无措，毫无办法，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风

勇司，病人的右臂是必定会废掉了。 

除非有奇迹，或者能够找到传言中神秘的外科医生修斯大夫。据

说他可以将一只狗的腿接在羚羊身上，而且让它奔跑的速度变得比猎

豹还快。 

但这只是传言，至于修斯的医术有没有那么高，甚或到底有没有

修斯这个人，都还是个未知数。能找到他的机率并不比奇迹高多少。 

然而—— 

半个月后，一个淡金长发面色冷漠的男人出现了，他说他就是修

斯，他来为风涧澈动右臂手术。 

在众人的置疑中，风涧澈相信了他，然后进了两次手术室。 

事实证明，风涧澈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后，奇迹出现了，他的右臂重新有了知觉。 

 

明晓溪眼睛笑笑地眯起来，加快脚步。她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风涧

澈身边，陪他做复健，让喜悦一点一点抹去她心中的阴霾。 

一只调皮的苹果从她怀中偷溜出来，向一个角落蹦去⋯⋯ 

她慌忙追上去。 

逃跑的苹果在一只美丽如夜的手中。 

一张略带憔悴的脸，忧郁如潭的双眸，单薄倔强的嘴唇，纤弱消

瘦又骄傲笔直的身子。 

“瞳？” 

明晓溪轻呼，记不起上一次见到她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瞳凝视她，眼神有些凉，双唇微微动了动，终于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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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晓溪接过她手上的苹果，眨眨眼：“瞳，你是来看澈学长的吗？

为什么不进去？” 

“我不是来看他的。”瞳再说一次，语气益发冰冷。 

明晓溪歪过脑袋，叹气地看她：“那你来做什么？” 

“⋯⋯” 

“不要告诉我，你是特地来帮我捡苹果的。”明晓溪无聊地摸着纸

袋里的苹果，唉，口是心非的人，明明那么关心他，却偏要嘴硬。 

 

冬天里的阳光稀稀疏疏落在瞳身上。 

“明晓溪⋯⋯” 

“咦，你不叫我明小姐了吗？”她插嘴。 

瞳没有理会，表情严肃：“⋯⋯告诉我，你的决定。” 

“我不太明白你话的意思。决定？什么决定？决定什么？”明晓

溪的手指逗着纸袋中最大最诱人的一个苹果。 

 

“牧流冰，还是风涧澈。” 

手指呆在苹果上。 

“你究竟选择谁？” 

苹果上突兀地显出两个深深的指印，迸溅的汁肉染上僵硬的指尖。 

明晓溪缓缓把脏了的手指在纸袋上擦一擦，然后抬头，望向她：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瞳的眼睛丝毫没有躲闪，直直迎向她：“明晓溪，我不相信你到现

在还会不明白风涧澈的心意。” 

“⋯⋯” 

“他爱你。” 

明晓溪的脸色开始发白。 

“瞳，你不要乱说话！” 

“他一直爱你。” 

苦笑滑过瞳美丽的唇角，眼眸越发黯淡： 

“在见到你以前，我一直相信澈是爱我的，他对我非常好，好得

让每一个喜欢他的人嫉妒，尤其是东小姐。可是，你出现了，他看你

的眼神，你注意过吗？” 

明晓溪茫然，不，她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个人讲的话。 

“是啊，你心里放下的只有冰少爷，哪里认真看过澈呢？但我不

一样，从很小开始，澈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我唯一可以珍惜的事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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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出现，澈的眼神，我担心了，我怕你会抢走我的澈，于是⋯⋯

我不顾一切地向他表白。可是⋯⋯我失败了⋯⋯” 

啊，不，事情不是那样。 

 

瞳怪异地看着她：“明晓溪，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我并不是你想

象中那个脆弱无助可怜的瞳，而且，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心像被几根长长的指甲抓过。 

明晓溪闭上眼睛。 

“我自小在烈炎堂长大，怎么可能会善良单纯得象个玻璃娃娃，

我自然会做一切对我有利的事情。澈太善良了，那我就变得可怜一些，

风夫人不是讨厌我吗，太好了，那我就在人后拼命刺激她，在人前却

扮做无辜；你不是也很善良吗，那我就让你知道我对澈的心意，再和

你做朋友，你还会抢我的澈吗？⋯⋯对了，应该告诉你，那一夜，我

知道你在花丛后面，我是故意让你看见听见的，我要向你示威，宣告

我的所有权⋯⋯” 

瞳仰起头，风吹乱她的长发： 

“可是，你却看到了我的伤心和狼狈，所以，明晓溪，你可知道

我有多么恨你。” 

 

原来，冬天里即使有阳光，也还是很冷。 

明晓溪抱紧怀中的苹果，想从它们身上汲取丁点温暖。 

半晌，她睁开眼睛，目光明澈： 

“瞳，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特意想来伤害我吗？

那么，好，你做到了，我承认我很难过，因为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

友。” 

瞳迎风站立的身姿优美挺直，好似冰雕的塑像。 

“如果你的话只有这些，那我已经听完了，是否可以离开？” 

见她没有反应，明晓溪提步准备绕行。 

 

“拜托你，”瞳出声，声线微微颤抖，“不要伤害风涧澈。” 

 

光榆医院。 

大门处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没有人去留心注意僻静的一方角落

里有两个异样的少女。 

明晓溪背对着瞳，离她已经有五步的距离。 

她不想去理会她，但身子却不受控制地陡然僵硬；她想装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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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但那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像炸雷，让她脑袋“嗡嗡”作响。 

明晓溪转身。 

她深深打量那个美丽的少女，声音很静：“我不会伤害澈学长。但

是，请你不要再讲那些奇怪的话。” 

瞳的笑像寒冬深夜中冻住的冰花： 

“澈，再出色也是个人，并不是尘心不染的神，他的心并不是无

坚可摧，只是他一直用体贴和温柔来进行掩饰，但那并不是你可以伤

害他的理由。” 

明晓溪清秀的眉毛皱起：“我再说一次，你误会了⋯⋯” 

“不要伤害他。”瞳继续说，“如果你爱的还是牧流冰，那么从现

在开始，就不要再让他见到你；如果你选择他，就把牧流冰从你心底

整个拔掉。” 

明晓溪一把无名怒火突然窜上： 

“瞳，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你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对我说这么多

莫名其妙的话！” 

“好，让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第一，我不认为澈学长爱我；第

二，我现在不想去考虑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决不会因为你的话

就离开学长身边；第三⋯⋯” 

她的眼神柔和下来：“澈学长也很挂念你，如果有空就去看看他，

不要都到这里了，却不进去。” 

“最后，我向你保证，我永远不会想去伤害学长。” 

 

***    *** 

 

上午。 

阳光出奇得灿烂，病房里的窗帘完全拉开，窗子也打开些许，清

新的空气在室内流转，床头的百合静静绽放。 

 

东浩雪双手托住小脸趴在床边，大眼睛忽闪忽闪，望望风涧澈，

又望望明晓溪，奇怪地说： 

“咦，你们两个好怪呀，明姐姐你一直削苹果都不说话，脸色臭

臭的，澈哥哥你的眼睛又好像长在明姐姐脸上一样，都不会看看别的

地方，也不说话。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呢？” 

明晓溪理她了，抬头白她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削苹果。 

风涧澈清亮的眼睛透出笑意：“小雪，不要打扰晓溪，你看她把苹

果削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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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皮长长的，细细的，薄薄的，蜿蜒拖到地上，像一条红红的

彩带。 

明晓溪得意地笑：“厉害吧，我的刀功天下无双，。” 

“呵呵，对，对，”东浩雪捧场地笑，“不过，明姐姐，你为什么

一定要把皮削那么薄呢？” 

“笨蛋，”明晓溪的眉毛皱成一团，“你知不知道一只这么好吃的

苹果是要用很多钱来买的，自然要把皮削得越薄越好，这样才不会浪

费嘛。” 

东浩雪疑惑了：“一只苹果都怕浪费？神那，你究竟过得是什么样

的生活，你是不是很缺钱，我可以⋯⋯” 

可怕的目光！ 

东浩雪怯怯扭过头，不敢看她，干笑两声：“呵呵⋯⋯啊！” 

她惊喜地大叫：“哥！你来啦！”太好了，终于来个人能转移大家

注意力。 

 

果然是东浩男。 

他径直走到风涧澈床边：“情况怎样？” 

风涧澈微笑：“好多了，已经没什么大碍，再过几天就可以下地走

动了。” 

东浩男看向他的右臂：“胳膊呢？” 

“可以轻微活动，”风涧澈略微弯弯右手手指，“不很灵活，但相

信会越来越好。” 

东浩男吐出一口气，坐倒在旁边的沙发上：“那就好，还以为你的

胳膊真的不行了。我在纽约只听说有好转，又不晓得到底情况怎样，

总不安心。” 

“哈，老哥，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没心没肺，冷血无情，澈哥哥出

事以后我才晓得，原来你也是很热血的嘛，连在纽约都一两天一个电

话，”东浩雪笑嘻嘻，“我决定对你重新评价，加分！” 

明晓溪削下最后一寸皮，将苹果抛给沙发中的东浩男：“好，那这

个苹果就送给热血的东寺学长！” 

 

那边，东浩雪继续自言自语：“暴躁的老哥也是有感情的，那最冷

漠无情的就是牧哥哥了⋯⋯” 

“小雪，流冰是有事在忙，给我打过电话。”风涧澈打断她，有些

担忧地看着突然显得忙乱起来的明晓溪。 

“是哦，忙，忙得连几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东浩雪不满意地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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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浩男吃苹果的动作停下来，若有所思：“流冰应该不是那样的

人，我听到外间似乎有传闻⋯⋯” 

他看一下又开始削苹果的明晓溪，没有说下去。 

 

这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群人。 

冷漠的修斯大夫走在最前面，紧随偏后的是表情严肃的风勇司，

然后是莱曼大夫和护士谷木静，走在最后面的是憔悴虚弱的风夫人。 

明晓溪和东浩雪站起身来：“伯父、伯母好。” 

风勇司对沙发中懒洋洋的东浩男点头示意，风夫人却神情恍惚。 

修斯大夫一言不发地查看风涧澈床尾的病历记录，从胸前取下一

只笔，刷刷几行字飞快写下，眼睛从始自终没有看过房里的其他人。 

风勇司忍耐地问：“修斯大夫，澈儿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 

修斯大夫把笔重新插回胸前的口袋里，不耐烦地淡淡说：“很好。” 

狂喜掠过他深不见底的眼眸：“哦，那你的意思是，澈儿的右手可

以完全恢复了？！他还可以象以前一样弹钢琴，画画？” 

一声冷笑从修斯薄薄的嘴唇逸出：“原来你在做梦。” 

 

风勇司脸色巨变，其他的人也立时神经紧绷。 

“你⋯⋯你什么意思？澈儿的手不可能跟以前一模一样了吗？”

风夫人扑上去死死抓住修斯的衣服，双手不停颤抖。 

修斯一把扯下她的手，甩在一边，讥讽地说：“病人的右臂神经严

重受损断裂，虽然我已经将其接续，但是能够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

完成日常的吃饭穿衣就已经很值得庆幸了，不要太过贪心。” 

 

屋内空气凝固如死，只有风涧澈如常淡然平静。 

 

风勇司眼角下的肌肉开始抽搐：“修⋯⋯修斯大夫，请你再为他开

刀，再做多少次手术都没关系。” 

修斯冷笑不语。 

莱曼大夫沉吟地说：“可不可以再想些办法⋯⋯” 

修斯目光凌厉，语气嘲弄：“医生只医病，不医命，他的手永远不

可能完全恢复。如果不是我来给他开刀，他的手连一点知觉都不会有，

知足吧。” 

风勇司满额是汗：“我⋯⋯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你说吧，你究竟要

多少⋯⋯” 

“钱？！”修斯好像听到世界上最大的笑话，“我会为了钱来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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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如果不是⋯⋯”他的眼睛忽然找到明晓溪，迸出一股浓浓的恨意，

使她不寒而栗。 

莱曼大夫和谷木静都知道，修斯在医学界的声誉之高已几近神人，

不知有多少达官显贵拿出金山银山请他出诊，可他却偏偏性喜幽静，

世上没有几个人能找到他的行踪。而这次，修斯却自动现身为风涧澈

开刀，处处透出古怪。 

 

风勇司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愤怒地大喊，双臂恼恨地挥动：“难道，他就真的从此再也无法

开钢琴演奏会，开画展？那他还有什么用？！！” 

风涧澈还在微笑，双唇却渐渐苍白。 

风夫人已完全崩溃，她眼神狂乱，歇斯底里地扑上风勇司，疯狂

地抓打他：“你这个畜生！都是你做的孽害了我的澈儿，你还敢侮辱

他？！” 

风勇司揪住疯狂的风夫人的头发，狠狠往后扯，劈手两个火辣的

耳光：“贱女人！都是你养出来的蠢货，竟然会蠢到为别人去挡枪！” 

东浩男怒不可遏，暴喝一声：“风勇司，你住手！” 

风夫人脸上凸起鲜红的掌印，唇角渗出一抹血丝，头发凌乱，表

情疯狂，她好像丝毫不觉得痛，张大嘴一口咬上风勇司的胳膊，狂叫：

“我咬死你！魔鬼！把我的澈儿还给我！！” 

“你疯了！”风勇司吃痛地怒吼，“来人呐，把这个疯女人关起来！” 

屋外冲进几个保镖模样的大汉，七手八脚制服了口中狂骂不休痴

狂欲颠的风夫人，拖着她就往外拉。 

 

病房中，床头纯洁的百合尤自静静绽放，浑然不知这世间发生了

什么。 

明晓溪脸上血色全无，嘴唇轻轻颤抖；东浩雪张大了嘴，惊得双

眼圆睁，不知所措；修斯双臂环抱胸前，嘴角含着冷笑；莱曼大夫和

谷木静早已完全呆掉，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百合花被风吹动，摇曳美丽，却比不过它旁边那人雪山一般清远

的面容。 

风涧澈煞白如雪，眸黑如星，声音清冷如冰： 

“放开我的母亲。” 

他的话音并不高，却字字如冰箭，射破每一个人的心。 

风勇司怔住，慢慢回头，看向那个从不用他操心、从不给他找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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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一直优秀出色的儿子，仿佛这是他第一次打量风涧澈，眉间却渐

渐皱起，神情明显不豫。 

大汉们等待他的吩咐。 

风勇司不再理睬风涧澈，手一挥：“把她拖走。” 

风夫人又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拖动。 

 

“放开她！” 

东浩男站在门口，浓眉含威，气势如虎，逼得众大汉行动僵滞，

不知所措。 

风勇司眼睛猛眯，打量这个首富的继承人。 

“浩男，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似乎不用你插手。” 

东浩男挑唇嘲弄地笑：“放开她，否则，我保证今天的事一定会成

为明天各大报纸的头号丑闻。” 

 

风勇司眼下的肌肉又开始抽搐，他目光阴森地盯了东浩男一阵，

终于面色铁青地在大汉们簇拥下离去，丢下了已近虚脱神智痴狂的风

夫人。 

 

    ***   *** 

 

医院长长的走廊。 

空空荡荡，怪异地寂静，平日里来来往往或忧伤或期待的人们，

似乎被蒸发一样，突兀地都消失了。 

长长的走廊上，只有明晓溪一个人在走，静得可以清晰听见她每

一个脚步声。 

寂静的走廊，显得特别长，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 

 

一个金发男子站在医院的庭院里，夕阳照在他身上，有一片晕红，

却没有丝毫暖意，反而有种惊心动魄的冷。 

他望向远处的明晓溪，面容冷漠。 

 

“修斯大夫，你有话对我说吗？”明晓溪来到他面前，仰起脸静

静看他。 

修斯点起一只烟，喷出浓雾。 

“你就是牧流冰的女人？” 

她一怔，没想到听到的会是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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